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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旅 游

用“清水大白话”质朴述事是说
话写文章最好的方法，但生活千姿
百态，一概“大白话”难免枯燥。“清
水大白话”如泡饭，开水一烫，米粒
饱满，可缺了各色酱菜点缀，定然寡
淡无味。
生活中用谐音犹如一碟“过（佐）

泡饭”的酱菜，让说话和文章有滋有
味，盎然生趣。曹雪芹笔下的纨绔弟
子贾蔷在酒桌上被人戏称是一座毫
无根基的假墙，读者无不印象深刻。
老祖宗构造汉文字，形声字占据

大半江山，也叫谐声字，同音字、近音
字更是多如牛毛，再加上各地方言，
人说话，听者如果只闻其音不看字
面，容易产生歧义。谐音若使用得
当，让语言陡然生动、诙谐而幽默，上
海地方独脚戏、北方的相声以至于当
代走红的抖音、小品，谐音是生产包
袱的“重要资源”，著名滑稽演员王汝
刚曾对我说，衡量演员“卖口”鲜不
鲜，运用谐音说话表演算一个标准。
生活需要谐音，它给人一种智

慧，体现一个人的情商。邻居蔡大
伯膝下五个子女，子女们却早早将
老人送进养老院且不顾不问。春节
前院方催促子女探望，养老院对老
人精心照料，子女们却鸡蛋里挑骨
头，抱怨院方忽略老人喜欢听独脚
戏的爱好，使老人缺乏笑声。一旁
的护工忍不住道：“做子女的多一分
‘孝顺’，老人才会有笑声呀！”闻言，
子女们面面相觑，脸色潮红。
朋友阿四迷恋欧洲五大联赛，

一挨周末就骚动不安，看球必买彩

票，遇豪门球队必选强队。花无百
日红，偏偏冷门迭出，强队输球。阿
四也谐音迭出：“嗔曼联没脸，怨巴
塞罗那瘪三弄搻（你），怪皇马是匹
慌马，哀拜仁慕尼黑墨墨黑。”谐音
吐槽一把，替自己找台阶下。
枯燥的阿拉伯数字，若赋予谐

音，大可妙趣横生。海派滑稽大家
姚慕双、周柏春，舞台生涯曾以谐音
宁波方言演绎老板与伙计，姚哼一
声：“5、7？索西（做啥）？”周应一声：
“5、6、7。索拉西（扫垃圾）！”逗眼、
捧哏字眼囿于音调，翻转自如，其语
言功底令人叫绝。
上世纪90年代初，南风扑面，8

数字奉为谐音“发”，人皆8为耀，传
呼机、家中座机、手机、车牌甚或孩
子出生年月日沾上8字似乎显贵示
尊，指日待“发”。2000年头上，恰
逢股票一波牛市，同仁老杨赚了一
把便买车，车牌号随机遴选，老杨心
仪8数，随手一按，五个号码未见一
个8，倒有两个4，弄得老杨满脸沮
丧，我多一嘴，问哪五个数？老杨告
知：“24461。”我大笑，好吉利的车牌
号！老杨愣神觑我，我点拨老杨用
谐音读一读，岂不是“尔（你）事事如
意”嘛！老杨须臾手舞足蹈。
干刑事侦查的常与数字打交

道，外线跟踪瞬间须记忆车牌、门
牌、电话号码等，拟音记数成无师自

通的方法，别人说我记性好，其实
用了谐音的笨法子。
有一回跑外线，跟踪嫌犯打的，

同车的侦查员忙中出错，将手机落
在车上。案情重大，丢了手机意味
着断了线，打那个手机，铃响未接。
下车时，谁也没记那车牌号，大家焦
急万分。我打电话给出租车调度中
心，告知驾驶员的工号，很快找到了
那辆出租车的驾驶员。对方陈述，
曾听到后排有手机声响，但客人未
接电话，手机十有八九被客人带走
了。驾驶员带我们去客人落脚的宾
馆，找回了手机。事情圆满，大家回
过神来问我，你怎么晓得出租车驾
驶员的工号？我不以为然，上车时，
我坐前排，抬眼望见安于案头的驾
驶员工号，正是7516，暗自生奇，这
么巧，目的地武夷路，便有“7516（去
武夷路）”的驾驶员送我们，岂料一
个谐音，自我暗示，瞬间记住了驾驶
员的工号，还派上了用场。
儿时玩伴，见面不叫大名，大都

互称“绰号”。女儿出生时，按家族规
矩，权力不下放，须爷爷起名。老爷
子摇头晃脑，祈愿孙女容貌玲珑剔
透，为人光明磊落，故起名“晶磊”。
小孩子难免犯错，为父唤来教训一
番，犯急低吼：“戴晶磊！”听上去大有
敝人审嫌犯时“带进来”的意思。
当然，谐音给生活带来乐趣，偶

尔也会带来痛楚，按下不言。生活
期待和谐美满，谐音是一个奇妙的
“音符”，用多用好了，大凡熟能生
巧，巧能出妙，妙以传神，神而入化。

戴 民谐音趣事

向大沙漠开进的道路异常
颠簸。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戈
壁滩与盐碱地，草丛一簇一簇，
稀稀疏疏，延绵至天边，仿佛在
黄昏下埋伏着千军万马。
沙漠对于曾深度探访过撒

哈拉、莫哈韦、腾格里、库布齐的
我而言，早已失去新鲜感，但当
我走进“中国之最”的塔克拉玛
干沙漠时，仍被它的广袤与荒芜
震撼了，置身其中，本能地心生
戒备，唯恐被这片饥渴的大地吞
噬。这里没有公路，甚至没有脚
印，行至深处便只能凭借指南针
加天生方向感。

阵 阵
忐忑在亢

奋的心弦上
剧颤，我翻
越一座又一
座沙丘，无
人同行，死
寂张开大口吞没了我，只容我听
见自己的心跳和脚下的沙沙声，
幽深的感知来自四面八方宇宙
万物的无声注视……
说来也怪，面对北纬40度上

这极致荒凉，我非但没有不适，
反而偷得些许安慰，倘若世界的
底色便是如此，那我何必时常伤
感，频频目送曾经裘马轻狂的自
己那一簇渐行渐远的背影，失落
不已。正因活过爱过，见过尘寰
烟火，品过人间芳菲，或为荼蘼

花火而痴狂，
或喜平淡倦于
仰望，故而缱
绻 ，流 连 忘
返。然而生于

随机而死于回归，生命不过一朵
花开的时间及一首诗的长度，本
质是归还而非失去。一切生灵
及所有生气，终将归还大地。
一阵风沙翻腾而过，远远

地，我望见一辆沙漠越野车在沙
浪间蛇形蠕动，缓缓朝我驶来，
我眯起双眼，逐一辨认车上的乘
客，他们专程来接落单之人，正
朝我挥手呐喊。
当我登顶盐山遥望天山时，

脚下一湾碧波正将大漠分割为

苍 凉 与
暖意，那
是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伊
尔羌河畔的胡杨林。我听罢黄
沙控诉时间的无情，再听胡杨吟
唱生命的丰润，看天空将湖面染
成湛蓝，同时将翠绿沉入湖底。
而这一切壮美景象终将在余晖
中落幕，被漫天的橙红一点一点
缓慢地掩埋。
我目送中国大地上最后一

缕落日余晖，在天空与塔克拉玛
干沙漠即将合拢的拉链缝隙中
疲倦地眨了眨，泯然逝去。直到
天空与沙漠同色，灭点渐隐，象
征着世界尽头的地平线突然消
失在眼前。

三 盅

北纬  度的苍凉

小牧村很小，叫铁卜加，村边有一条
溪流，也不大，但村里人都叫它“大河”。
“大河”对岸，有一片青稞地。那年，青稞
地里的青稞丰收了——每年春天，村民
们都会在青稞地里随意撒一些青稞，并
煞有介事地在青稞地边上搭建了一间黄
泥小屋。单身一辈子的嘎玛大叔便是黄
泥小屋的主人，他是青稞地的守望者，他
的工作，就是驱赶那些对那片绿
油油的青稞地垂涎三尺、虎视眈
眈、靠近青稞地的牛羊，也驱赶成
群结队的麻雀和雪雀——村民把
这些鸟儿叫“玛希”，意思是“兵
鸟”，形容它们像部队一样集结在
一起——降落在青稞地里。实际
上，只有好的年份，这片青稞地才
能有一些收成，更多的年份，猝不
及防的冰雹或是提早到来的寒霜
总是让这片青稞地颗粒无收。村
民们似乎习惯了大自然给予他们
的这种苛刻的待遇，从来也没奢
望过这片青稞地能有收成。所
以，青稞丰收，他们不悲不喜，心
态平静；颗粒无收，他们同样不悲
不喜，气定神闲。
只是，那一年青稞丰收，只有嘎玛大

叔一个人高兴得合不拢嘴。
那是一个周末的午后，休息在家的

次洛和我都有些无所事事——次洛组建
的“西天取经”的队伍一直没什么起色，
从春天到了深秋季节，依然只有孙悟空
（他）和唐僧喇嘛（我），以及白龙马（他家
的白色藏獒加托）。那天，我们来到“大
河”边，次洛看着哗哗流淌的河水，大声
说：“大河啊，你要是流沙河多好啊，我们
的兄弟沙和尚就可以从你的河水里冒出
来，跟着我们到西天取经去啦，可你不是
流沙河啊！”说着，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牵着加托，带着我跨过“大河”，来到了嘎
玛大叔的黄泥小屋里。
嘎玛大叔好似早就守候着我们的到

来，笑呵呵地钻出黄泥小屋立在了我们
面前，并立刻带着我们去见识丰收了的
青稞地。
“你看，这青稞粒儿，多饱满啊！”来

到青稞地边，他随手摘了一株青稞穗儿，
放在自己的大手里，轻轻搓揉了一下，又
朝着手掌吹了一口气，就像变魔术一样，

他的手掌心里就有了一小堆青稞，小山
一样，足有四五十粒的样子。
“这是怎么长出来的啊！”次洛看着

嘎玛大叔手里的青稞，很好奇，立刻伸手
要摘一株青稞穗儿，嘎玛大叔把一只大
手挡在他的面前，阻止了他的企图，说：
“虽然青稞丰收了，也不能想摘就摘啊！”

嘎玛大叔的这一举动，把次洛和我
弄得有些尴尬，我便无话找话地
说：“青稞是怎么丰收的啊？”
“怎么丰收的？”嘎玛大叔反

问着，摊开手掌里的那一小堆青
稞说，“这可是从一粒青稞上长出
来的啊，怎么能不丰收啊？”
这句话立刻引起了次洛的兴

趣，他睁大眼睛，大声问道：“你是
说，从一粒青稞上长出了这么一
堆青稞？”
“是啊！”
“那就是说，一个苹果上也能

长出这么多苹果？”
嘎玛大叔听了次洛的追问，

愣怔了片刻，立刻回答说：“是
啊！”
“一颗红枣上也能长出这么

多红枣？”
“是啊！”我替嘎玛大叔回答。
次洛听了，眼睛一下子亮了，“我有

主意了！”他大声说着，便牵着加托往回
走去，我急忙向嘎玛大叔道别，紧跟在他
身后。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向我和盘托
出了他的“主意”：回家后，我和他分别从
各自家里储藏糖果的木箱里偷出尽量多
的糖果，然后把它们种在萨日——雪豹
山上，“到了夏天，那里本来就有好多野
花，再种上好多糖果，到时候长出来好多
糖果，那里就是一座花果山啦！”他说。
听了他异想天开的“主意”，我惊讶

又意外，急忙对他说：“那是不可能的
啊！”
“怎么不可能？”次洛立刻堵住了我

的话，“你没看到嘎玛大叔手里的青稞
吗？没尝试，你怎么知道不可能？”
说着，他忽然更兴奋地跳了起来，

说：“我想起来了，我妹妹有个玩具猴，我
把它也偷出来，种上，长出一堆猴子来！”
说着，他牵着“白龙马”飞快地往家里跑
去，留下我一个人大张着嘴，愣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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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昨
日 打 来 电
话，特地告
诉我，院中
两株粉茶开
了。粉茶是两年前我送给
她的礼物，母亲照顾得很
好。去年年末花苞结一树，
亲眷往来，纷纷赞叹。谁知
上一个冬季天寒地冻，立
春转暖后，花苞仍紧缩，手
一碰便落下来，跌在地上
蹦蹦跳跳，如一堆滚珠。
母亲痛心疾首，这是

冻坏了。
没想到，惊蛰一过，遗

留在枝头的花苞鼓胀，还能
再开，且十分大朵。母亲
夸，如粉色绸缎扎出来的那

般大。为了
拍给我看，
她特地采
下两朵，又
另采下两朵

鲜红色的美人茶，美人茶
是父亲从高山上迁回的，
艳红、喇叭口、金黄花蕊。
四朵山茶粉红相间，插在
瓶中，十分均匀——母亲
应当是捣鼓了不少时间。
我回赠周末在西湖边遇到
的几株白玉兰，满树花开，
一大盏一大盏的白。
母亲艳羡得不得了，

抱怨自家院中的玉兰长到
屋子那样高，却还不开花。
这也是我送给她的礼物，她
称之为假树。在母亲眼里，
不开花不结果的树都是假
树。我劝诫，这多少有点势
利。父亲看中这棵不开花
的玉兰浓荫蔽日，在树杈上
放置了一个小陶罐，陶罐的
上半部只剩一半，父亲在里
头装上土，在土里种下了一
颗拳头大的仙人球。
但凡是花，母亲总是

爱的，但她很少把花枝剪下
来。有时已开到颓丧，母亲
仍照常浇水、施肥。她常
说，等花落了，我便剪枝。
在对待花朵这件事上，脾气
一向火辣的母亲，倒一贯温
柔、耐心。她说，花有花的
节奏。我在城市很爱买花，
但回到家中，面对母亲满院

子的花，也舍不得剪，只好
上山去寻找不熟识的适合
插枝的山树，后来认识油茶
枝、马尾松，油茶枝砍一大
枝，马尾松折一大把，倒也
很有山意。
母亲总在每一朵花开

的时候，特地打电话来报
信。早年时，院子里花朵
稀少，她常常数好数目告
诉我，如一盆兰花结了多
少串，一串兰花上又有多
少朵，像一个孩子在做简
单的算术题，又像一个老
实巴交的文人在梳理某一
地的风物志。这几年，院
落里花树众多，母亲不再
数数——也数不过来，她
只好一连串简单报信。
更早时，母亲的生命

里还没有花，那时家中院落
有低低的围墙，围墙上青苔
铺陈，摆放着几盆龙舌兰。
龙舌兰可治烫伤。那几年，

母亲带来的消息也总是这
样，什么人受伤了，什么人
病了，什么人离去了。山中
人老去，有如断墙残垣。母
亲是在断墙残垣上种花。
昨日的春信里，母亲

还说，院落一角的樱花还没
有开，但对面山崖上的山樱
开了一片。我想起有一年
春日来得早，和母亲一同上
山去寻找一株美人茶，美人
茶最终没有找到，只看了一
路的山樱。山樱开起来，一
树一树，点缀在浓绿山野
中，轻灵烂漫，和极尽怒放
的玉兰完全不同。比起玉
兰，山樱更像山中人。
老家把山樱唤作野

桃，山中的植物有山中的叫
法，山樱不结果，叫法上便
只好以桃来喻，如此草草了
事。母亲也有三株真桃，再
过个把月，她将会告诉我，
桃花开了、结了桃子。再过

三两月，她又会告诉我，桃
子好甜。年年如此。
回到山中时，第一件

事也总是看花，屋前屋后逡
巡，像一家子夜中觅食的野
兽。有一年的中秋，到家已
天色晦暗，肚子空空，进了
家门，放下行李，父亲和母
亲第一件事竟是打着手电，
领我去后花园看他们新种
下的花树。黑咕隆咚里，什
么也看不见，只有手电的光
在参差不齐的花坛上来回
晃动。那微小的一束光里，
倒是瞧见了一边鱼塘里养
的一尾红鲤鱼，红得发亮。
半透明的尾部摇曳，水波微
涌，四周一片漆黑，什么都
像一个梦。

松 三

山中春信
下了些雨霰，晚饭时分，天空暗了下来，这样的天，不

如叫几个发小喝酒。菜上了，酒筛了，唯刘响未至。阿华
田说，刘响正忙着隔断房间。我们遂踱到乡场上等。
白天，一拨拨候鸟来了，寻找旧巢或新居。而此

刻，麻雀、鹁鸪等留鸟都归巢了，天空只有嘹唳的喜鹊、
老鹳子在呼朋引类。彪哥说，这一看就是新来的鸟，还

没找到落脚处，像新来的民工。
正闲扯，过来一对年轻夫妇，问可有

房出租。得到“没有”的回答，两人一脸无
助。接着又有三四个男青年晃过来，阿华
田说，你们明天再来，那家正在隔断房间。
说着往南宅一指。刘响原来是为这个。
天黑了，已不辨鸟形，只闻焦灼的呼

唤。它们将望门投止何处呢？
灶膛里柴火毕剥，灶间内满是蒸汽，

夹杂着水笋烧肉的香味、蒸糕的暖气息。话被六十度的
村醪化开，有一搭没一搭。刘响拍拍衣襟说，趁闲再隔几
间房，出租换些花销。彪哥说，金屋银屋不如自家一个狗
窝，看那些打工人，多苦，这么晚了，不知住哪。我们几个
都像麻雀、鹁鸪，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对比
那些颠沛的民工，不知安逸多少。刘响却说，人
应该满世界跑，开眼界。这家伙在这方面真是
人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他是电气方面的行
家，成年后不安于现状，跟着安装公司天南海北
跑，去过非洲、叙利亚。他的好酒量也是这样练
就的。每次，我们就听他绘声绘色聊异乡见闻
下酒。见我们听得出神，他一脸得意，说青春是
用来闯荡的。正说得起劲，他往外跑，一开门，
吓了一跳。外面站着一对年轻夫妇，显然是来
租房的。见灯亮着，就等在檐下。
趁刘响离开，阿华田说，别听他的，在外面

一人吃苦不说，家里也照顾不到。那年，刘响随
建筑承包商去了叙利亚，一去就是三年多，杳无
音信。回来时，父亲早已去世，他跪在父亲遗像
前，饮泣不止。看到老母年迈，他突然醒悟，从
此再也没出去闯荡。那年，他四十岁出头，在叙
利亚着实赚了些钱。他为人豪爽大方，见着困难
的长辈，总是资助。没几年钱就花没了。于是
又跟着承包商，全国各地跑。彪哥羡慕起刘响了。他说，
自己要是年轻二十岁也这样。彪哥做裁缝出身，一辈子
大多时间坐着忙活。阿华田说，我现在孙子还小，真没
去过什么地方。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有没有诗难说，
但肯定都藏着远方。我们聊得起劲，倒忘了门外人。阿
华田喊了一声，刘响蹩进来，后面跟着一对后生。二十
岁出头，招呼他们坐下，一定是没吃饭，阿华田揭开锅盖
递给他俩方糕。刘响说，这么晚了，还能去哪？我隔壁
房间的老租客没来，让他们暂且住一宿，明天住进装修
好的一间。走南闯北的经历，使刘响感同身受。
刘响说：“过些日子，我又到外地去干活了，反正老母

也走了，无牵无挂。阿华田，我的那些租房你帮我打理。”
彪哥抹了一下眼窝子：“要是我年轻二十岁，也跟你去。”
刘响伸手拿酒瓶，我挡住了，那家伙每饮必醉。我

们发小，从不侑酒。刘响嗫嚅着站起来，脚有些不听使
唤，打开门，一股寒流扑进来。
夜色里传来老鹳子的叫声。呱的一声，隔许久又

呱的一声。声音有些沙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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